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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达与北京大学图书馆

□刘洁∗

　　摘要　向达是著名历史学家,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首任馆长.任馆长期间,
向达明确大学图书馆的性质是促进教学科研的学术性机构,直接对学校负责;推动北大图书馆的

馆址迁移及其与燕大图书馆的深度融合;克服房屋和人员的不足,配合全校教学改善读者服务;
从经费保障、馆藏建设、科研环境等方面建设研究型的北大图书馆.向达将自己长期治学积累的

学术眼光运用于办馆实践之中,为北大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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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向达是以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研究著称的历史

学家,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首

任馆长.① 他早年先后任职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

馆、北平图书馆,１９３５年被北平图书馆以交换馆员

的身份派往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(Bodleian
Library)整理中文图书目录,具有丰富的图书馆工

作经验.中年以后,向达的史学研究成果渐为学界

瞩目,１９３９年起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和

北京大学历史系,１９５４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

所第二所副所长,１９５５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

员.可以说,图书馆事业与史学事业交互贯穿着向

达的一生.早期的图书馆工作经历成就了向达的史

学研究,在生命的中后期,向达又将自己的学术积淀

运用于图书馆管理工作中,可谓从图书馆来,到图书

馆去.
关于向达的史学贡献[１－２]、向达的图书馆经历

与其史学成就之间的关系[３－４],学界已有相当数量

的研究成果.至于向达的图书馆思想及实践,学界

还止于浅尝[５],尤其对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经

历的研究十分不足.有鉴于此,本文集中探讨向达

任北京大学(以下简称北大)图书馆馆长期间的相关

史实,揭示馆长与历史学者这双重身份之于向达的

张力,以期丰富北大图书馆馆史及向达生平之研究.

１　就任新中国成立后北大图书馆首任馆长,发挥承

前启后的作用

１９４９年１月,北平正处于和平解放的前夜.１
月１７日,北大秘书处致函时为历史系教授的向达:
“图书馆馆长毛准先生现在请假南下,所遗职务敬请

先生代理”[６].１月２１日,校秘书处将任命送达图

书馆,向达开始担任北大图书馆代理馆长[６].结合

向达此前丰富的图书馆工作经历,他确为这一职务

的合适人选.１９４９年５月４日,北平市军事管制委

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正式任命向达为北大图书馆馆

长[７](４８５).时值建政初期,百废待兴,北大图书馆亦

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,向达上任后即面临着几

个关系图书馆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.

１．１　明确图书馆在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中的地位和性质

１９５０年,教育部颁布«高等学校暂行规程»,规
定大学图书馆馆长对大学教务长负责.按照这一规

定,图书馆的地位与严文郁所抱怨的西南联大图书

馆无异②,即“在大学里面在教务方面没有地位,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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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洁,邮箱:ddＧliujie＠cass．org．cn.
向达(１９００—１９６６),字觉明,湖南溆浦人,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７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.

１９３８年底,西南联合大学对该校图书馆进行改组,使其从隶属于学校变为隶属于教务处.西南联大图书馆主任严文郁认为此举使图

书馆地位降低,工作难以展开(见邹新明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文郁写给胡适的两封信———史料、纪念与感想[J]．大学图书馆学报,２００９(２):

１０９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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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图书工作更感棘手”[８].为此,向达向校方力争,
成功使学校承认图书馆与教务处、总务处平级,由分

管副校长直接领导[７](５５８),保证了图书馆在学校的

地位.
此外,向达也努力明确图书馆的学术性质.院

系调整后,北大校务委员会对图书馆的指示“只有配

合教学几个字”,向达认为这“抽象又不够明确”,因
而向学校提出:“图书馆的方针任务应予以明确规

定”[９],即大学图书馆仅需配合教学,还是同时也应

配合科学研究? １９５６年初,中共中央发出“向现代

科学进军”的号召[１０],这对高校图书馆而言是一个

重要机遇.是年５月１１日,向达在«人民日报»发表

文章,郑重呼吁:“大学图书馆也必须担负起为科学

研究服务的任务”[１１].１２月,为响应“向现代科学进

军”,高等教育部举办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

议.会前,高等教育部于７月和１１月先后两次召集

包括北大图书馆在内的高校图书馆负责人进行座谈

并征集意见,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确定高校图

书馆的学术性质[１２].最终,这些座谈意见基本被全

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吸收,形成«中华人民共

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(草案)»(以下简称

«条例»).«条例»明确规定:“高等学校图书馆是为

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”,“馆长受校长

或科学研究副校长直接领导”[１３].至此,高校图书

馆在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中的学术性质基本明确.

１．２　明 确 院 系 调 整 期 间 图 书 调 入 与 划 出 的 基 本

原则

院系调整后,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侧重于基础学

科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,随之而来的是各校图书的

调入与划出,若无总体性方针原则加以指导,这项工

作很容易陷入混乱.当时,一些高校以某个专业被

划到该校为由,要求北大图书馆将所藏的该专业的

书籍一并划出.面对这一情况,向达向学校建议,图
书分配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:(１)北大图书馆是综合

性大学图书馆,可涵盖各方面的收藏,原则上不宜

分,善本书尤其不宜分;(２)北大图书馆可将复本书

尽量分给其他单位;(３)建议校方对图书分配采取慎

重态度,多和图书馆沟通联系[１４].以上建议均获得

学校采纳.
原则既经明确,分配图书的行动很快进行:随着

一些院系被划出,２０万册图书也被调出,与此同时,
调入中法大学、中德学会等处图书约２５万册,以及

燕京大学藏书５０余万册[１５](１１９),加上北大图书馆的

原有藏书,院系调整后北大图书馆藏书总量达１６０
万册左右[１５](１２５).值得一提的是,燕京大学巨额藏

书的加入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北大图书馆馆藏,也使

其工作方法愈发科学.例如,院系调整后,编目方法

融合北大和燕大二馆各自优长,中日文图书分编沿

用原北大图书馆所用皮高品«中国图书十进分类

法»,西文图书分编使用燕大图书馆采用的«杜威十

进分类法»,俄文图书分编仍用«杜威十进分类法»,
同时参考苏联«十进分类法简表»[１５](１２６).

１．３　分批次有重点地进行馆址迁移

院系调整后,北大图书馆于１９５２年９月匆忙从

沙滩旧址迁到燕园新址.受时间紧迫、人手不足及

燕园房屋紧缺等的制约,大部分藏书一时未能迁走,
滞留在沙滩旧址.这样,北大图书馆在１９５２年至

１９５４年期间就分为城内馆(即位于沙滩旧址的老北

大图书馆)和城外馆(即燕园馆)两部分.由于当时

城内北大建筑群被北京大学、北京政法学院、中央财

经学院等几所学校共用,城内馆也就同时对这几所

学校开放.向达对这种情形颇为忧心———学校主体

已迁到城外,藏书却孤悬于城内,管理起来十分不

便.１９５２年下半年,他对学校提出:“沙滩北大图书

馆和政法、财经、地质三单位的关系如何,亟应确定

下来.不然的话,图书馆一方面穷于应付,一方面管

理和安全问题,我们也感到甚为严重”[１４],促使校方

意识到书刊搬迁的紧迫性.很快,搬迁工作启动.
书刊搬迁工程浩大,不可能一蹴而就,图书馆采

取了分批次、有重点的办法.首先被迁走的是已编

目的中外文书刊.１９５３年９月,北大图书馆将城内

馆已编中文书１１．８万余册运到燕园;１９５４年３月至

４月,将城内馆已编外文书刊８．７万余册运到燕园,
两次迁来的书刊均存放在俄文楼楼顶.１９５４年５
月,北大将城内图书馆大楼移交给中宣部,仅保留了

其中二、三、四层作为书库及办公室５间,城内馆从

此不再开放.其次,善本书极其珍贵,无论已编未编

均优先迁走.１９５４年９月至１２月,北大图书馆将

城内馆已编善本书８００余种、西文善本２０余种、日
文善本２００余册及李盛铎藏善本书９０００余种、马廉

藏善本书９００余种迁到燕园,存放在民主楼.１９５５
年初,图书馆继续将城内的未编善本书迁到民主

楼[９].至此,善本书基本搬迁完毕.除搬迁书刊外,
图书馆还于１９５４年４月将城内馆的１０００多件家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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搬到燕园,存放在总面积达４００多平方米的两个临

时仓库里,包括办公桌、椅子、衣架、桌灯、挂灯、地
毯、保险柜、茶壶等等[１６].

经过上述几次大型搬迁,城内馆的精华藏书和

物资已搬到燕园,但仍剩下过半书刊滞留城内,本想

待燕园新馆建成后就搬,但由于１９５５年度全校分到

的基建面积缩减,修建新馆的计划暂停,向达只好指

示馆内各股股长:“城内图书暂缓出城”[１７].后来新

馆迟迟未建,城内书刊搬迁遂搁置下来.尽管如此,
城内图书馆的主体收藏均已迁到燕园并得到妥善保

存,馆址迁移工作告一段落.

２　克服困难,配合全校教学改善读者服务

２０世纪５０年代,战乱停止,国家趋于安定,急
需大量人才投身社会主义建设.北大的招生规模逐

年扩大,学生总数亦迅速增长,１９５１年全校学生共

３５７１人 [７](５２８),１９５６年增至８０１１人,若加上教职

员,此时全校师生人数在１万人以上[７](６０８).师生人

数的急剧增加远超出学校的资源容量,导致房屋和

人力过载.身为图书馆馆长的向达,努力克服困难,
提升读者服务水平,为全校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创

造了有利条件.

２．１　克服房屋不足,改善书库和阅览室服务水平

北大搬到燕园后,校舍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,这
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:一是燕园的房屋面积本

就比城内的老北大小.老北大建筑虽然分散,但房

屋总面积达１３．２万平方米.燕京大学则是为８００
名左右的学生规模设计的,校园虽大但房屋面积小,
仅８．５万平方米[１８](１４８５).其二,５０年代师生人数的

急剧扩张加剧了房屋不足的问题.１９５６年底,全校

师生人数已是原燕大师生总数的１０倍,但校舍面积

只增加了１．４５倍[１９].其三,在全校房屋紧张的大前

提下,各部门基建工作必然存在先后次序.当时师

生宿舍严重不足,尤其是１９５６年秋季扩招后,校方

必须立即安排新生住宿,故决定优先修建学生宿舍

３１斋和３２斋.受此影响,原计划１９５５年动工的图

书馆于当年搁浅后,１９５６年再次搁置.学校总务处

对此亦不讳言:“在教学用房方面,将大力修建实验

室和图书馆,但明年能施工多少,尚无把握”[１９].由

于房屋不足,存放书刊的书库和师生的自习阅览室

都受到严重影响.
书库面积不够导致书刊堆积如山,不能按次序

排放,找书非常不便,影响读者借阅利用.当时燕园

的书库分散于大图书馆、俄文楼、外文楼等７处,共
有书架２１３１２公尺,如果要按次序摆下燕园的全部

书刊,需要２３５９１公尺书架,尚差２２７９公尺[２０].这

还是仅就燕园所存书刊而言,若把城内滞留书刊运

来,就更加无法安置.
客观情形虽是如此,向达仍设法改善.他多次

向学校提议:在新馆未建成之前,暂时修盖临时书

库,等新馆落成后,临时书库可改为教室或陈列

室[２０].此外,鉴于北大图书馆的情况在当时并非个

例———受全国基建经费不足的制约,多所大学图书

馆均缺少书库,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分存

在３１个不同地方[２１],中山大学图书馆也将书籍堆

放在数个宿舍楼顶或装在箱中[２２],向达在报刊上公

开发表 文 章,呼 吁 国 家 重 视 高 校 图 书 馆 基 本 建

设[２３].同时,针对书库不足的紧迫现实,向达也费

尽心力,分类整理,以便于读者利用.经多次调整,
图书馆按书刊类别形成了一系列专题书库,包括:
(１)大图书馆,即原燕京大学图书馆,出借书库藏书

和理科书籍;(２)第二阅览室,位于文史楼三楼,出借

文史哲类图书;(３)第三阅览室,位于文史楼东侧的

原燕大电机馆(现已拆除),出借马列经典和社科文

艺类书籍[２４];(４)俄文楼楼顶书库,存放城内馆运来

的已编中外文书刊,相当于已编书书库;(５)外文楼

楼顶书库,集中存放１９４９年之前出版的中外文期

刊;(６)善本阅览室,位于民主楼;(７)才斋,存放未编

书刊[２０].这样,尽管部分书刊仍堆积在书库,但读

者能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前往查找,一定程度上缓

解了书库短缺带来的利用困难.
阅览座位的不足是图书馆房屋紧缺的另一表

现.１９５３年秋季,图书馆共有３个阅览室,即第一、
第二、第三阅览室,这３个阅览室共有１４００个座位,
平均每３名学生有１个座位[２５].随着１９５４年、１９５５
年、１９５６年招生人数的急剧增多,座位越来越不够

用.向达为此想了很多办法,多次请求学校增加阅

览室.１９５５年下半年,校方终于将学生宿舍四斋、
十斋(各有１９２个座位)暂时拨给图书馆作阅览室.

１９５６年上半年,校方批准在学生宿舍区修建拥有６５０
个座位的第四阅览室,专门出借理科书籍,从此文、理
科图书分别出纳.学生人数增多的同时,阅览座位也

在逐年增加,故１９５５年度大致能保证每３．５名学生拥

有１个座位.１９５６年学校扩招后,师生人数迅速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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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,学校为解决学生住宿问题,收回四斋、十斋及第四

阅览室,改作宿舍,导致阅览座位锐减１０３４个.又加

之各系图书室自１９５６年起改为专供教师、研究生使

用,本科生自习座位实际只剩下１０００个左右,平均每

７．５人才有１个座位[２０].因此,“抢座”成为５０年代北

大学生一件苦乐参半的要事.
对此,向达向学校直言“这是一个突出的倒退现

象”[２０],同时也设法进行补救.一方面,他建议校方

加强对学生的宣传解释,“将阅览座位不够这一事实

向他们讲清楚”[２０],以获取学生的理解;另一方面,
建议校方加强学生宿舍管理工作,培养在宿舍学习

的风气[９],获得学校同意.１９５６年秋,校方开始为

学生宿舍配备书桌和椅凳,“使一部分学生在室内自

学”[２６],可谓无奈之举.此外,尽管向达多次向学校

表示,学生一般嫌教室吵闹,不爱去教室自习[２７],学
校还是开放了３８间教室,可容３０００多人,加上阅览

室一共可容５０００多人[２６],使全校自习座位问题在

客观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缓解.

２．２　克服人力不足,提高读者服务效率

院系调整后,北大图书馆共有职工８５人,其中

职员７１人,工人１４人.至１９５５年,学生人数已数

倍于前,但图书馆仍只有职工８９人(其中职员７５
人,工人１４人),较前只增加了４人 [１５](１２２).北大图

书馆职员虽普遍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,但年龄偏大

(平均４３岁),多人患有肺病、心血管病、神经衰弱等

疾病[９],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均不乐观,从而影响

了图书馆的读者服务质量.大图书馆的日常情景

是:借书柜前挤了一层又一层的人,至少要一小时才

能借到书,还书又要排长队[２８].向达多次向学校反

映,人手不够,需增加３２人[２０],未得批准.这样,图
书馆要改善读者服务就只能通过提高现有人员的工

作效率,于是向达决定从调整机构入手.

１９４９年向达掌馆之初,北大图书馆于馆长之下

设秘书室、总务股、中文编目股、西文编目股、阅览

室、孑民图书室、医学院图书馆、农学院图书馆、工学

院图书馆等９个机构[２９].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,学校

急于当年９月在燕园开学,遂匆忙决定将图书馆的

组织机构调整为:馆长之下,设总务股、采录股、期刊

资料股、编目部(下分中文、西文、俄文三个编目股)、
典藏股、阅览部,即二部七股[１４].这一组织架构因

系匆忙决定,运行２年后,向达发现“不能应付客观

的需要,应从速进行必要的调整”[９].具体说来,缺

点是“部门过多,同一工作分到几个部门去做,这样

很难领导”.例如,阅览部与典藏股“同样做图书出

纳、与读者直接见面、与各系联系的工作”,应予合

并,如此既节省人力,又能免去交接手续;采录股和

编目部亦应合并,因为“一书由购入馆内到进入书

库,所经过的登录,分类,编目,制片,以及书内外加

工等手 续 是 一 整 套 工 序,应 由 一 个 部 门 来 完 成

它”[９].这一想法酝酿一年后,１９５５年,北大图书馆

正式精简机构,在馆长之下设立采录编目部、典藏阅

览部、参考资料部等３个业务部门,外加馆长办公

室,机构较前大为精简,职责分工也更趋明确 [３０].
精简机构后,图书馆自１９５６年起采取多种办法

改善读者借阅服务,工作效率大为提高.针对许多

人反映的借书等候时间太长问题,图书馆采取了三

项措施.一是实行先交条后取书的办法,即于借书

时间内交索书条,第二天借书时间内再取书.若第

二天不取书,则退库不再保留[３１],以减少读者等候

取书的时间.二是采取分批借条按先后次序取书.
此前,读者递交借书条后,书库的工作人员按书的种

类找书,导致一些读者很早交条,却很晚取到书.鉴

于此,图书馆改为按读者递交借书条的先后次序,将
借书条分批次装在几个不同的纸袋里,书库根据不

同的纸袋辨别次序,分批找书[３２].这样大致可以保

证先交条者先取到书,读者的借阅体验得到改善.
三是实行文科和理科参考书分别在第二阅览室和第

四阅览室出纳[２６],达到分流的效果.
为更好地配合教学,图书馆提高了指定参考书

的采购供应上限.当时新华书店发行的教材性参考

书印数太少,不能满足学生需要,使得图书馆的“教
材供应库”的职能更加突出.为保证多数学生有参

考书可用,图书馆将主要参考书的采购上限由每种

３０本增为６０本,次要参考书的采购上限由每种１５
本增为３０本[３１].同时,降低各年级学生的借书额

度,一至三年级借书额度为３册,理科四年级５册,
文科四五年级１０册,助教、进修教师与研究生１０
册,必要时经图书馆同意可以酌加[２６],以加快图书

流通速度.此外,为配合全校的政治课教学工作,图
书馆大批量购入新民主主义书籍,仅１９５０年春季一

次就购入９９４册[３３],将其全部开架[９],同时,专门编

制３套马列经典目录,俾便师生查阅[３４]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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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　运用学者眼光建设研究型图书馆

向达认为,大学图书馆要服务教学,但不能“只
限于作学生的自修室,只库藏教材课本”,而要“担负

起为科学研究服务的任务”[１１],即朝着研究型图书

馆的方向发展.尤其是北京西郊被规划为文教区之

后,中国科学院、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学院路数所大

学集中于此,具有光荣传统和丰富馆藏的北大图书

馆更不能仅仅服务于本校教学,而要在整个文教区

科研事业中贡献力量,从而更加凸显了建设研究型

图书馆的迫切性[２５].关于建设研究型的北大图书

馆的具体路径,向达决定从经费机制、馆藏建设、改
善科研环境等三个方面着手.

３．１　建立稳定长效的经费机制

在经费和馆藏两大问题上,经费是前提.北平

解放后至院系调整前,北大图书经费偏少且不稳定.

１９４９年９月,校务委员会规定图书经费仅占全校经

费的２．６％,每月约合小米３９００斤[３５].至院系调整

前的１９５２年上半年,图书经费有所增加,按教师和

学生每人每月各６斤小米(合旧币６０００元)的标准

发放.当时全校仅学生就有３１１７人[７](５３４),故每月

仅支给学生的图书经费即合小米１８７０２斤之多(教
师尚未计入),较１９４９年增加了数倍.即便如此,若
要订购国外书刊,这笔钱仍远远不够,必须从教育部

专款和每名新生的图书设备费中支出.院系调整后

的１９５３年初,北大制定新预算草案,将图书费标准

改为仅学生每人每月有７０００元图书费[３６],教师没

有图书费.这一标准相比于此前学生和教师每人各

有６０００元图书费,明显减少.
对此,向达向校方直言新预算的图书经费比过

去“有减无增”,并就图书馆经费问题专门给学校写

了报告,提出下述困难和建议:第一,订购国外书刊

是图书馆的大项支出,以前从教育部专款及新生图

书设备费中支出,但这毕竟不是常态性经费,一旦不

发就很难办.第二,图书馆应作为一个预算单位拥

有自己的经费.报告认为,学生每人每月的７０００元

图书经费应完全用来购书,在此之外,学校另拨给图

书馆一笔经费,以供书刊的保养维护装订及馆内购

买卡片等日常开销,金额应为购书费的１/３[３６].学

校须明确规定这笔经费的性质是行政开支还是图书

开支,如作为图书开支,图书费就必须增加,如作为

行政费,则应在总务处供应科单独列支.第三,经费

结算方式应由一月一结改为一季度一结.邮局代订

国内期刊报纸是三月一结,如果学校对图书馆实行

一月一结,图书馆就无法一次性凑够给邮局的报刊

费.此外,一月一结使得“上月的钱不能带到下

月”[３６],经费使用起来极为不便.
经过努力争取,这些意见基本被校方采纳.首

先,学校从１９５３年起逐年提高了图书经费,１９５３年

为１２万元(新币,下同),１９５４年为１６万元,１９５５年

为１７万元[１５](１２４).相比于同期其他的大学图书馆,
如复旦大学图书馆,１９５３年购书费为３万多元,

１９５４年为９．９万元,１９５５年为１３．９万元[３７],北大的

图书经费相对充裕.经费增加后,国外书刊订购费

就包含在图书经费之内,不再像以往那样依赖部拨

专款,从此有了稳定来源.其次,学校同意图书馆拥

有一笔自主支配的经费,也包含在上述图书经费之

内.根据图书馆１９５５年上半年的工作总结,图书经

费分为经常费(占１/４)和国外订购费(占３/４)两部

分,在经常费项下,一半(即全部图书经费的１/８)由
图书馆自主支配[３０].该年度图书经费为１７万元,
则图书馆自主支配的经费为２万余元.有了这笔经

费后,每当各院系购书要求超出原本预算额度时,图
书馆就能从自己的经费中省出一部分加以填补,从
而保证馆藏建设的稳定长效.最后,对于向达提出

的图书经费按季度结算的意见,学校也同意了,后来

实际上是按年结算,大大增加了经费使用的灵活

性[３０].总之,经过向达努力争取,北大图书馆有了

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,为馆藏建设打下良好的经济

基础.

３．２　打造长远发展的馆藏体系

在稳定充足的经费支撑下,向达领导北大图书

馆开展有序的馆藏建设.向达认为,加强研究型图

书馆的馆藏建设,首先要注意系统性,即“有计划地、
有系统地搜购有关科学研究的重要图书”[１１].要实

现这一点,就必须建立合理的经费分配使用制度,使
书刊订购尽量涵盖各个学科,不致偏废.

１９５４年之前,北大图书经费按比例分给各系,
图书馆几乎没有统筹余地.各系分到图书经费后,
往往重复订购同一种书,例如某教研室买了１００本

«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»[３８],与此同时,一
些该买的书却没有买,以致馆藏“乍看似乎都有一

些,从事科学研究稍为深入一点,就感觉到非常不

够”[３９],既影响书刊采访的全面科学,也造成图书经

费的浪费.有鉴于此,学校决定自１９５４年开始由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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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馆统一掌管全校图书经费[４０].
名义上是如此,实际上图书馆并未真正做到统

管全校图书经费,而是仅掌握订购权,选书仍由各系

来定.如前所述,５０年代中前期,图书经费分为经

常费(占１/４)和国外订购费两部分(占３/４).其中,
经常费的一半由图书馆自主使用,另一半按比例分

给各系订购国内书刊.国外订购费则不限制各系比

例,但各系选书普遍“没有专人负责”[３０],导致国外

书刊订购缺乏计划.鉴于此,图书馆决定从１９５５年

下半年起按书刊种类规定相应的经费比例,其中期

刊占２６％,图书占７４％(其中总类４％,社会科学

１９％,科 学 技 术 ３２％,文 学 艺 术 １５％,补 充 旧 书

４％),此外还规定采访原则是“种多册少”[３０].这一

规定在执行半年后,同样产生了一些问题,即负责采

访的职员执行过死,积压新书目录,不发给各系参

考,唯恐各系选购过多影响经费比例,从而漏购了一

些新书和期刊.１９５５年１１月,向达坚决纠正了这

种状况,将１９５６年下半年和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的经费

分为“基本图书补充费”和“经常图书购置费”,前者

即意在对前一段时间漏购的书刊进行补充[２０].总

体而言,按书的种类规定相应的经费比例,可以保证

馆藏的全面系统,但执行起来容易过死,导致漏购重

要书刊.毕竟,无论是各系购书需求还是出版业本

身均存在浮动.通过将经费调整为“经常图书购置

费”和“基本图书补充费”两大类,可以对前一段时间

的做法进行纠偏和调适.总之,经过实际工作中的

多次调整,北大图书馆的经费使用制度逐渐趋于合

理,保证了馆藏建设的系统全面.
值得一提的是,在馆藏建设注重系统性的思想

主导下,尽管学校当时并未开设某些专业,北大图书

馆仍然对这些专业的书刊保持收藏.例如,北大在

院系调整后不再开设教育学专业,但图书馆并未“把
旧有的教育书刊当作压库的厌物处理掉,也没有停

止这类书刊的继续收藏”,以致８０年代初北大重建

教育学学科时,学者们欣喜地发现图书馆不仅有

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教育学书刊,１９４９年以后国内和苏联

的教育学资料也相当齐全[４１],对重建教育学学科起

了重要作用.
第二,向达认为,从事研究工作必须了解学科前

沿动态,而前沿成果一般最先在学术期刊发表,因
此,图书馆必须成套地、完整地收藏学术期刊[１１].
早在１９５２年秋季北大刚搬到燕园时,学校各项工作

还未上轨道,向达便向学校紧急请求一笔２２１０万元

(旧币)的临时图书费用于订购１９５３年度的外文期

刊,以免过期便不能订了[１４].院系调整后,向达更

是通过建制来加强期刊收藏,１９５５年机构改革时成

立了专门负责期刊工作的参考资料部,还规定期刊

订购费占总购书经费的２６％ [３０].有了机构和经费

的双重保障,北大图书馆持续对国内外重要期刊进

行收藏.数十年后,许多学者从中受益.著名学者

厉以宁回忆,尽管国内学术界自１９５２年以来就不关

注西方经济学,但“北大图书馆继续订阅西方经济学

主要刊物”,这使他在１９７２年能够顺利完成上级交

下的编译二战后西方经济学家学术资料的任务[４２].
第三,向达认为,图书馆应及时跟进国内外最新

科研进展,因而要“做好外文图书的进口工作”[１１].
向达注意到,北大图书馆特别缺乏１９３７年以后的国

外新书[３９],这使学者们难以掌握苏联、东欧及西方

国家的最新科学成就,为此必须加强与国际书店的

合作,补进国外新书[１１].自然,这项工作要花不少

外汇,北大图书馆为此规定,国外订购费占总图书经

费的３/４.此外,北大图书馆还与国外书商取得直

接联系,编印«国外书目报导»分送各系参考,甚至利

用教授们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,请他们代

购书籍[２０].１９５６年８月,北大向财政部外事处申请

７０００元外汇,用于翦伯赞、冯友兰等教授在法国、瑞
士开会期间代购图书[４３].这一时期,图书馆还接受

了苏联的大学及学者们的俄文赠书[４４].
第四,作为精通古籍的历史学者,向达推动北大

图书馆购入大量古籍善本、房地契、鱼鳞册、家谱等

各类珍稀文献,为北大文科建设的长远发展打下坚

实基础.早在１９４９年５月,向达即在馆务会议上

说:“局外人总以为善本书可另置不办,善本书虽目

前不需要,而仍应以酌量少数编目,排印目录”[４５],
指出了善本收藏的重要性.自然,在进行这项工作

时,向达主要是依据个人长期治学而形成的独到眼

光.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对此评价道:“向先生出国

游学前,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很久.对于中国史和中

外关系史既精研有素,更留心于书刊版本.到英伦,
天天出入于英国博物馆、图书馆.某些书籍或材料

中国没有,或版本不同,洞如观火”[４６].及至担任北

大图书馆馆长后,向达仍经常进城逛旧书店,与书商

保持密切联系,对书市行情了如指掌.一些旧书商

访得少见的善本,常请向达鉴别[４７].由于长期关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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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书市场,向达直接促成了北大图书馆５０年代初期

从琉璃厂、隆福寺等处收入一批珍贵敦煌卷子之事.
在随后的院系调整中,北大文科研究所不复存在,该
所收藏的以“艺风堂”和“柳风堂”藏拓为主体的一批

金石拓片调归北大图书馆,成为北大图书馆的珍

藏[１５](１２６).大概由于清楚意识到善本书的搜求不

易,尽管屡有教师建议图书馆在各系开出证明的情

况下可以借出善本[４８],向达仍坚决反对.为此,图
书馆专门在校刊上登文解释:“本馆收藏的善本书多

为孤本,尤其是宋元孤本书保存了一千多年的古籍,
如制度不严格,则丢失损毁的机会就多”[３１].总之,
这一时期的馆藏建设基本兼顾了系统性和专门性,
为图书馆及学校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.

３．３　成立专门阅览室,营造优良的科研环境

作为学者,向达懂得良好的科研工作环境之于

学者的意义.基于此,他决定在图书馆设立善本阅

览室和教员阅览室,并允许教师直接入库查书,极大

地便利了科学研究工作.
北大图书馆搬到燕园以前,查阅善本书亦在普

通阅览室进行,这既不利于善本书的保存,也给读者

查阅带 来 不 便,往 往 需 要 跑 东 跑 西 才 能 满 足 需

要[４９].为使善本书最大程度地为学者所用,１９５５年

１月,图书馆将中西文善本集中存放在民主楼,在此

成立善本阅览室,从此,学者在该阅览室即可查到校

内的所有善本书.１９９２年,亲历其事的宿白谈到,
善本阅览室的成立是北大图书馆迁到燕园以来４０
年中最重要的变革之一:“最感到方便的是,可以同

时阅读中西文善本.例如过去要核对关百益的«伊
阙石刻图表»,需要先在中文阅览室借出关书,然后

提出要求经过同意,才能拿书到西文阅览室再借沙

畹、喜龙仁等人的图录,现在在一个房间,一张桌子

上就解决了问题”[４９].
此外,鉴于图书馆阅览座位紧张,１９５５年上半

年,向达决定在第三阅览室内设立教员阅览室,专供

教师使用.该阅览室共有８０个座位,附设辅助书

库,教师可在此研究、备课、查找资料,节省了去大图

书馆排队借书的时间.教员阅览室让那代青年教师

受益良多,他们也确实是“来的较多”[３０]的群体.一

个原因或许是当年的住宿和工作条件欠佳,有了教

员阅览室,青年教师们才有了安心科研的场所.当

时的青年教师朱天俊在９０年代初回忆:“今天北大

文科的一些６０岁左右的教员,那时都是这个阅览室

的常客”[５０].厉以宁也回忆道,教员阅览室是他“每
天早入晚出的工作场所”[４２].

此外,为满足教师遨游书海的愿望,向达任馆长

期间,允许教师直接入库查书[２０].中文系教授袁行

霈多年后感慨道:向达“是一位著名的学者,懂得读

书人想亲近书的心情,所以允许教师入库”,“入库省

了我很多精力和时间.有些书本来只要查阅一下就

可以了,不需要麻烦管理员为我们取出来更重

要的是入库可以激发做学问的兴趣,在无意的浏览

中还可以发现新的有意义的研究课题”[５１].

４　结语

有论者认为,向达的史学成就与他丰富的图书

馆工作经历密不可分,是“图书馆工作造就的一流人

才”[３].在多所海内外一流图书馆的工作经历使向

达得以畅游书海,经眼了大量一手文献资料,取得了

耀眼的学术成就.就此而言,向达的史学研究确实

起于图书馆.
新中国成立后,向达回归图书馆,运用他长期治

学积累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影响力,努力建设研究型

的北大图书馆.从本文对相关史实的梳理可知,向
达任职北大图书馆,“不是虚衔挂名,而是亲力亲

为”[５２],是身体力行着“学者办馆”.他明确大学图

书馆的性质是服务于教学科研的学术性机构,而非

行政机构,图书馆直接对学校负责;率领北大图书馆

从城内迁到燕园;在院系调整的关键时刻维护了北

大图书馆作为综合性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完整性,并
与燕京大学图书馆完成深度融合;克服新中国成立

初期的诸多困难,配合全校教学改善读者服务;建立

稳定可靠的图书经费机制和长远发展的馆藏体系,
为北大作为综合性大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文献基

础.凡此种种,体现了作为学者的向达对建设研究

型的北大图书馆的不懈追求和长远考量.或许由于

担任馆长一职倾注了太多精力,１９４９年秋,向达对

前来看望他的何兆武说:八个月以来,我没有过一整

天是坐在书桌前面度过的[５３].向达的一生交错于

史学与图书馆学两个不同领域,他的史学思想与成

就对后继学者产生了广泛影响,而他在北大图书馆

“学者办馆”的实践经历,同样是北大图书馆历史的

重要组成部分,是中国图书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

一页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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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思想史研究缺乏的不足.该书体例完备、观点鲜

明,是一部学术性兼具工具性的专著,推动着目录学

史研究创新发展,对于后学具有启示和激励意义.
同时该书对目录学史的呈现也创新性地展示了中国

古代的学术史历程,再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

创造的知识财富,响应了国家关于传承优秀文化遗

产的号召,对坚定文化自觉、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将有

所助益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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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owerfulWorkPromotingInnovationintheStudyofChineseBibliographyHistory
—EvaluationofProfessorKePingsHistoryofChineseBibliography

ZhangWenliang　LiuPeiwang

Abstract:In２０２２,ProfessorKePingsHistoryofChineseBibliography waspublished,whichcovＧ
eredthedevelopmentandevolutionofbibliographyfromtheSpringandAutumnperiodtotheRepublicof
Chinaperiod,withthecharacteristicsofinheritingtradition,discoveringnewhistoricalmaterialsandscienＧ
tificanalysis,madeupforsomedeficienciesinthestudyofbibliographyhistorysincethe１９３０s,strengthＧ
enedtheacademicstatusofthefieldofChinesebibliographyhistoryandbecameanewbenchmarkforbibliＧ
ographyhistoryresearch．Atthesametime,thebookcanalsobecontinuouslyimproved,suchasexpanＧ
dingthescopeofhistoricalfiguresanddynasties,andstrengtheningtheconnectionbetweenthehistoryof
bibliographyand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,andthehistoryofideas．Onthewhole,thebookis
ofguidingsignificanceforscholarstoreviewthehistory,explorethefutureandconsolidatethedevelopＧ
mentofthediscipline,andhaspracticalvalueforinheritingtheChineseculturalheritageandpromoting
culturalselfＧconfidenceandselfＧimprovement．

Keywords:ChineseBibliography;HistoryofBibliography;TraditionalCulture;BookRevie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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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iangDaandPekingUniversityLibrary
LiuJie

Abstract:XiangDaisafamoushistorianandthefirstdirectorofPekingUniversityLibraryafterthe
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．DuringhiscareerinPekingUniversityLibrary,XiangDamade
itclearthatuniversitylibraryisanacademicinstitutionpromotingteachingandresearchandbeingresponＧ
sibletotheuniversity．HepromotedthePekingUniversityLibrarysrelocationanditsdeepintegration
withYenchingUniversityLibraryandimprovedreaderservicebyovercomingtheshortageoflibraryspace
andstaffinordertosupporttheteachingoftheuniversity．HemadeattemptstobuildresearchＧorientedPeＧ
kingUniversityLibraryinthreeaspects:thefunding,thebookcollection,andtheresearchenvironment．
WithhisacademicＧorientedvisionoflibrarymanagement,XiangDamadeagreatcontributiontothedevelＧ
opmentofPekingUniversityLibrary．

Keywords:XiangDa;PekingUniversityLibrary;AdjustmentofCollegesandDepartment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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